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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消解与类像的狂欢
——数字时代下的图像假面

◎孙若瑀
摘要：作为审美活动的重要评判，真与美的关系成为美学研究者长期讨论的话题。本文从“真实”概念的沿革入手，

探究其发展状态。通过鲍德里亚的“类像世界”理论，论证图像时代对真实的消解，并由传媒领域扩展到对单向度社会内

部意识形态的思维逻辑分析。最终由社会整体意识形态回归审美主体，分析主体在意识形态的类像世界内部所享有的虚假

自由，并由于认知能力的扩张丧失主体特性的结果。逐层分析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的当下，客观真实不再存在的观念。

由此反观当下现实，并由当下时代状态对鲍德里亚的真实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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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活动作为审美主体在特定社会

历史环境下所进行的意象世界建构，其重

心在于对主体所凝视之物的判断与选择，

并将客观实在经由审美主体转化为带有主

观倾向的意象，所构建的世界也带有主观

与客观的双重特征。这一空间的具体范围

通过存在之物来确认，实在空间与意象世

界的建构都以其中所存在之物作为标定，

认识之物与真实之物之间的关系成为古今

学者所争论的重要话题。关于思与真的讨

论沿革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论大致可分为四

个阶段，人们的思考不断深化，由自觉摹

仿走向思考摹仿行为本身。到了后现代，

鲍德里亚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质

疑，即我们所认为的真实之物是否存在。

鲍德里亚看来，在数字优先的图像时代，

否定性的力量消失并进行无意识的腹语，

作为意志、自由与表征的审美主体丧失其

所依存之客体与他者，消失的目的是更深

层的影响，真实这一概念本身即为骗局。

一、真的历程：从摹仿到消解 

关于真实的讨论自古希腊柏拉图主

义者肇始，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对于美的

追求必须服从于更高层面的目标，这一目

标自始至终起着指导作用，美的创作也是

对某种规律性的形而上范式的模仿，这一

范式是对象带有作为理想化原型本体论地

位的基本本性，也就是所观照的“真”本

身。正如柏拉图认为在变化着的美之外，

还有一个大美出现在所有美的事物之中，

而真实的水平也正在于与本质范式的贴近

程度。这种观念在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

期仍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中世纪时圣奥古

斯丁坚持“事物美的程度也就是它们真的

程度。”文艺复兴中以菲奇诺为代表的新

柏拉图主义者所强调的美对于永恒秩序与

“光”的诱导与追寻。在鲍德里亚所提及

的第一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阶段与人的

主体地位尚未凸显，个体仍从属于未知的

自然，对未知的形而上崇高存在的模仿水

平成为该时期真的价值与标准。

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与人类科学理性

的更新，人的主体力量不断扩张，征服与

解释自然成为可能。原本压抑的主体意识

得到觉醒与解放，对身体与人价值的称颂

成为时代主流，欧洲掀起了人文主义的文

化浪潮。无论是绘画领域透视法对空间的

把握，拉斐尔等人对身体的细致勾勒，还

是自然主义文学家用带有强烈个体倾向的

文字客观描绘自然，其中都内含着人对于

自然或不可知领域的征服与渴望。这样一

种人为自然立法的观点在 18 世纪康德对

于崇高与超越的论证也是对人之主体力量

的再次确认，主体面对所不可企及的崇高

意象所产生的无能为力感，更产生了对自

身作为道德存在物的无比优越性和精神上

的神圣性的认识，我们所赞美的是我们自

己“目标”的崇高性。之后克罗齐也提到

真正的艺术品是欣赏它的人用它的表现力

所领会的“总体想象性经验”。在这一时

期，人着力用自身的主体视角描绘所见之

真实，对以往所压抑人性的揭露与抛弃主

体性的自然主义都带着主观倾向的色彩，

在这个时期，主体的创造物位于第一阶段

自然真实的对立领域，掩盖扭曲了一部分

真实，进入恶行序列，但我们仍能在主体

表述与客观现象的间离之间获得意义。

机器时代的发展对生命的影响让主体

由高度自信陷入对自身存在的怀疑，现实

与个体的极差让 20 世纪初的思想家进入

新的自我意识层次，根据符号与现实的区

分开始关注意义的意义问题，焦点转向事

物在表达过程中作为符号的过程，对于语

义学或是符号学的研究成为新的重心。这

一时期对于真实的讨论经由语言学话语，

讨论感知中对思维过程的多重移位与中

断，正如瑞恰兹在《意义的意义》一书中

提出“不管是语词的、视觉的还是听觉的，

当我们理解了一个意义时，发生了什么？

什么是正确理解的标准？”从语言符号对

直接真实地影响到真实这一定义本身，在

传播介质角度对真实进行了新的思考。

正如卡西尔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中

所提到，我们用来言说，用来思考我们周

遭世界的语言或符号体系，在重要的意义

上决定世界将是怎样。现实中主体的认知

模式并非由现实而来，而是其自身创造的

神话、语言、科学或艺术决定现实的模式。

对于决定审美主体认知世界与真实中介的

探讨，在数字时代仍在进行，其对象因主

要接受媒介的转移进行了由语词向数字图

像的变化，主体与现实的距离也因带有意

识形态特性的传媒中介扩张，真实被阻隔

于类像世界之外，进入鲍德里亚提及的第

四阶段。

鲍德里亚认为，在这一形态之中，

随着技术的飞速勃兴，城市化商品化的迅

猛普及，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我们所创造物

的更新节奏所支配的时代。在鲍德里亚看

来，在商品世界的包围下我们不再与自然

物相接触，广告构成了高度发达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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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消费总体性，我们所身处与所鉴赏

的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体技术操作的

赝像，是商品符号所组成的热带雨林。形

象与任何真实都没有联系，“真实”被“超

真实”取代，类像凭借其逼真性完成了“对

真实的遏制”。

二、篡改真实：数字图像操纵下的观照

视野

数字传媒作为真实消失的重要介质成

为鲍德里亚思维逻辑的重要内涵，鲍德里

亚提出，传统资本世界作为现实主义原则

的纯粹表达，在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中随着

对资本流通速度与规模扩大的迫切需求，

社会发展的主导模式有着不断脱离物质性

而逐渐抽象化的主流趋向，由初期借资本

的融通进行大规模垄断式物质生产到资本

数字的虚拟流动成为现实。

在高度抽象化的数字时代，科技与

数码推动我们的视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

转变，鲍德里亚追随本雅明在《机械时代

的复制作品》中对电影的传统倾向，认为

随着电影工业与高像素摄像机的出现，对

我们的视觉能力带来前所未有的革命，借

助新技术，原本不被注意或在视觉能力之

外的画面得到显现，高倍镜头与电影特写

让我们走入无从感知的微观世界；慢动作

的处理让重要的瞬间得以定格，主体的能

力随着摄像机的媒介跨越身体的极限。在

对细节的极端把握中审美主体的主体自信

被无限度放大，在摄像机的特定视野里，

我们陶醉于主体能够把握“真正的真实”

的强大暗示，面对不可知庞大机器的恐惧

个体在技术营造的神圣梦境中获得了创世

的伟力，而被自豪掩盖的操纵也在与世界

同一的主体面前隐没。能力的确认在于主

体的自愿牺牲和对类像世界既定逻辑的服

从。同时在鲍德里亚的分析中认为，在图

像对于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对形象、信息

以及周遭环境都事先加以了检验和挑选：

“物品和信息都已经是摄像机镜头选择和

一系列编辑的结果，它们是已经经过检验

了的‘现实’，并且只会提出那些业已回

答了的问题。”“事实上，主宰整个指称

过程的是媒体，亦即编辑、剪辑、质疑以

及媒体规则等方式”。

伴随着数字时代对整体社会现实的革

新，鲍德里亚在其后期思想中对本雅明机

械时代的图像观念进行了新的突破。在《为

何一切尚未消失》中，鲍德里亚从银版摄

影入手，对摄影技术的沿革和图像真实性

的变迁进行推断，并最终提出类像让真实

与主体彻底消失的观点。鲍德里亚认为摄

影行为在本质上是“不经人手而成”经由

光线在底版上对光线的自动写入，作为一

度在场的某种事物无可逆转的缺席，无须

经由真实与真实之观念，通过客观的光学

反映在短时间取缔世界与视线，并由摄影

观照世界本真状态的原型。在数码与图像

修改技术繁荣的类像时代诞生的模拟图像

也带来图像中心的虚无，在数字图像的创

作过程中不再存在负片与延时，图像仅作

为指令与程序的结果存在，其记录真实的

能力随着即时与可更改的能力消失。鲍德

里亚认为，数字图像在时间与工具化的革

新中导致反思能力与真实的消失和对意识

形态思维逻辑的顺从。首先，由于技术对

可能性的无限拓展带来数码相机的即时性

与存储能力的无限化，显影时间的消失导

致图像与实践同时进行，事件与凝视之间

由显影带来的间离消失导致图像符合审美

个体即时认知过程的主体倾向，通过拉长

认知过程反思真实的途径最终消失于主体

的视觉洪流之中，甚至不再有时间作为图

像存在与认知。同时，由于存储设备的更

新，胶片对于图片数量的限制不再存在，

连续的记忆流动变成无意义图片的堆积，

图像瞬时单一的真实标志也不复存在。

在鲍德里亚的类像理念中，数字图像

对真实的修改成为真实消失的重要原因。

数字照片作为一个无穷尽的系列，凭借技

术可以对其进行影响，游戏与修改，通过

极其逼真的视听方式置换现实事物，同时

以大量复制与超视距传播创造不存在的真

实。鲍德里亚列举了大量新闻实例作为其

真实不再存在的确证，后现代社会中的新

闻传播大量采用文学叙事、戏剧艺术和影

视艺术等表现手法对客观真实进行重新编

码和改写社会现实。客观在媒体的编号和

改写中被符号化和文本化了，人们难以区

分事实和报道、真实与虚构、文艺与传播

的差别。在传媒中出现的社会意义远大于

其实际冲突的发生，个体仅对权威给予的

刺激性数字信以为真。

三、美的限制：类像世界的逻辑定式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认为专制与统治

的区别在于对立面的存废，统治可由其对

立面与内在矛盾得到确立，并通过策略，

在与对手的冲突中，将否定因素纳入自身。

而专制则不再需要依赖反面存在，它作为

非实体的意识结构超越了传统追求合法性

与代表性的权力，正如拉康所强调的“大

他者”，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着我们

的思维逻辑结构，即大写的他者是主宰一

切的神灵， 推动着存在中有意识和无意

识的一切。在图像时代的治理通过数字与

图像的技术得以确立，同样的一体化网络

在世界各地构建，我们甚至会丧失对其有

可能对立面的想象。鲍德里亚强调，从这

个角度看，恶不再是善的反面，恶不再存

在，它只是幻觉与空想。对于真实的揭露

作为对专制的挑战的辩证否定力量，其被

人所理解与留下深刻印象正因其源于恶的

范畴，因此对真实的消解成为社会主要立

场。鲍德里亚以巴黎银行与法国电视公司

董事的宣言作为实例来展示极端结局——

主体仅余的揭发权被取代，权力代表在恶

的立场上昭示了恶。

对于恶的昭示也是鲍德里亚对其思想

体系内部关于数字时代中介的集中展示，

作为接受中介的媒体与仅作为能指符号的

商品推动“超真实”世界的构建与主体思

维逻辑的无意识转化。在《物体系》与《消

费社会》的表述中，鲍德里亚借助罗兰·巴

特等人的符号学语言学理论，对商品进行

符号化整合，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

亚提出“商品”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所组

成，其艺术在于作为实用符号的模糊性，

目的在于营造一种氛围游戏。在购物广告

或是新型商场的整体氛围中，我们所意识

的仅是作为消费品所代表的物的实在，而

在“类像”世界内部，它作为一种氛围的

成分独立于主体的生产与消费意志，并主

宰主体并自行创造着真实世界。在商品所

构成的景观社会内部，消费既是一种社会

总体的价值趋向，又是当代人类在深层心

理与潜意识中自觉认同的愿望与行为。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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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亚将迪士尼乐园作为其类像世界的完

美样板，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漫威宇宙，

哈利·波特还是仿真游戏世界，都通过人

物，情节与场景扩大其虚拟世界的完整性

与真实感以构建自有逻辑，主体陶醉于难

以构成威胁的精神刺激之内，在欲望轻易

满足的类像世界中，原有逻辑在物的深层

腹语中不断重构，周围世界的真实变得本

应如此。

四、虚假自信：主体的延展与消失

鲍德里亚认为，数字时代统治权的确

认以主体性的消失为代价，随着机器能力

与自主权的攀升，人的存在以人的消解为

代价，通过自身在技术层面的消失和对秩

序的顺从获得永生。主体的消失并非有意

识的躲避，而是在类像世界内部的自由幻

想下被改造为服从于意识形态整体逻辑。

作为创作主体，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改造世

界乃至改造真实的能力，同时随着大众传

媒的全球化普及，个体的言论与作品拥有

面向世界的媒介，创作能量与传播的扩大

让控制与簇拥变得简单，主体与信徒之间

的松散联系也让责任得到极大免除，创作

主体在权力与欲望的满足下怀着救世的幻

想进行价值观的传递。其目的在于自身独

创性想法的普及，但在数字时代距离消解

的同质化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其独创性正

是在整体意象世界内部所形成的选择，寻

找信徒的目的与同质化社会与维护统治的

要求相类。

同时，数字时代的图像从对文本的补

充从属作用，到形象不再用来阐述词语，

词语成为结构上依附于图像的信息。在数

字化图像与大众传媒构成类像或景观世界

内部，信息经由碎片化的无穷复制进行传

播，真实性在瞬时接受中让位于对逻辑的

认同与对心理的“震惊效果”。被更改的

图像中介与通俗化的语言中介让创造起初

便带有蒙蔽。创作主体消失在对既定逻辑

的顺从之中，创作的真实不复存在。类像

的世界内部，任何分子都作为无意识接受

的从者，创作主体也仅作为相对高层次的

接受主体存在。

鲍德里亚认为，数字时代的审美主体

自由接受的能力消失在主体的无限扩大之

中，审美主体仅作为“沉默的多数”存在，

在大众对传媒信息的接受中变成信息的黑

洞，在接受资讯的同时消除其现实的意义，

让人类社会在类像中“内爆”造成真实与

图像的界限消解，接受主体对于重大真实

的反映程度下降，事件不再重要，总统遇

刺和邻居家的鸡毛蒜皮在图像洪流内部同

时出现仅是一系列无意义瞬间，传媒逻辑

成为认知逻辑，图像真实成为认知真实。

这样对于中心以及各种一元权威的去除，

表面上为文化带来了民主式的自由，使得

每一个个体成为各自的中心：但同时也使

其被边缘化，造成了一种“人人均为边缘”

的态势，个体仿佛成了构成世界的碎片。

这种破碎看似一种平权的过度满溢，实则

是一种对于“空”的暗指。在事件意义的

内爆之中，主体成为无实体的巨大平面，

其能力被虚假地无限扩大，事物被自恋与

永恒的陷阱捕捉，新时期的“穴居”主体

与周围不再存在关联，仅作为整体逻辑要

求下的孤立碎片。鲍德里亚认为，真正的

主体已经消失，它不再具备任何对立面，

既无客体也无真实与他者。这也是黑格尔

站在绝对观念的立场上进行的讥讽，个人

主体位于一种无意识自负和一种无意识的

主体分裂和疯狂之中，“他不知道自己不

是自己”。

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黑夜起飞，在鲍

德里亚看来，概念在事物消失时出现，当

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正在消失与真实

的虚构时它已不再处于自身演变的高潮，

失落的我们是否早已走入新的虚无，新的

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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